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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頭過河的工作 

每次見完這個家庭，都讓我感到十分不安。在我處理的個案中，爭取撫養權，

是最最令人傷神又傷心的工作。 

兩個小兄弟，十歲和十二歲，父母已經分手六年。兩個孩子的撫養權本來都歸

母親為主，但是弟弟一見到母親就失控，發狂地駡她，自己跑去與父親同住。

而原本跟母親住的哥哥，在我們第一次見面做家庭評估後，也像弟弟一樣，跑

了去跟父親。母親不但被小兒子當眾臭罵一頓，連大兒子也跑掉了，怪不得她

再也不肯出來會談。 

我們可以理解母親的不滿。問題是，孩子不肯跟你，連法官的判決也無濟於

事。我們花了很多工夫去安撫母親，她才願意回來商討大計。 

第二次見面，明知道短時間很難改變小兒子的態度，母親要求單獨見大兒子，

希望勸他回家。一向沉默無言的哥哥，卻表示不願與母親見面，在多人的勸勉

下，他哭了。也不知道是難以面對母親讓他流淚，還是因為我們都逼着他與母

親和解而把他弄哭？當一個孩子不肯見母親或父親時，治療師的立場在哪裏？ 

他終於同意見母親，但是無論母親怎樣表達心聲，他都是低頭不語，手中卻不

停地在畫着東西。畫上很多玩具熊，看似小孩子的主題，四周卻滿是一些混亂

不堪的筆劃，還有一連串「不想跟她的」句子。這畫面充滿敵意，充份顯示出

一個孩子在平靜底下那股隱藏不了的忿怒。 

最後他勉強答應每週與母親吃一次飯，母親十分高興。與他握手言和時，使勁

地把他拉向自己，孩子的身體卻愈更往後退。 

第一次見面時，我們都很為弟弟擔心，如此年幼就對母親這般怨恨，他內心的

傷痛有多大？他那一邊擦眼淚一邊哭叫「我沒有母親」的樣子，旁人看到也痛

心不已。現在發現哥哥的情緒更是複雜，只是弟弟的情緒向外，容易引人注

意；哥哥的情緒向內，容易被人忽視。 

這些個案，一般都牽涉到很多機構，除了不同機構的社工，還有共同育兒中

心。連兩個孩子的學校老師、班主任及校長都出席了。他們的參與，讓我們有

機會集合多專業的角度，尤其當父母無法妥協時，學校或孩子生活中其他重要

人物，可以擔當一個輔助的角色。尤其是小弟，在老師面前，他的應對也算得

體，不像在父母面前的情緒高漲。哥哥則比較深沉，不易讓外人接近。對於我

們的討論，他的回饋全部都是寫着 blah blah blah！ 

第三次會面，母親家中有事，不能出席，我們嘗試開解哥哥的心態。我首先向

他致歉，逼了他做不願做的事，他沒有什麼反應，但是面色好像緩和了一點。 

孩子一左一右坐在父親身旁，兩人的注意力全部放在父親身上。明顯地，孩子

很仰慕父親，小弟尤其喜歡像個很小的孩子一樣黏在父親身上。父親會帶着孩

子遊山玩水， 給他們很多啟發，連父親自己都說，哥哥很羨慕他與弟弟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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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好玩的時光」，他也想參加一份。 為了促使大兒子回母親家，父親曾經

把他鎖在家門外，大兒子即時回應：「那麽我就去睡天橋底！」 

這次我們着力開解了一些父親與大兒子的心結，小兒子卻很不耐煩，百般阻

撓，幾乎把我們的中心拆掉了。可見父子三人關係密切，不但母親無門而入，

專業人士也很難介入。 

歸根究底，孩子的情緒，都是與父母關係息息相關。離婚後如何共同撫養孩

子，關鍵也在於父母能否相容。  

問題是，很多很有文化的父母，分開見面時都是平易近人，一同見面就好像着

了魔。為了爭取孩子，以往的枕邊人成為仇人，怎麼會這樣？有人認為這些父

母太自私，只想霸佔孩子，並沒有理會孩子的感受。見得多了，我開始明白一

個道理：千萬別低估了婚姻破裂對心靈所帶來的煎熬和傷害，很多當事人以為

自己已經放下，不過是為了孩子，才再大起干戈。果真如此，就理應可以冷靜

地好好交流，或是像其他成功的離異父母，尊重彼此的分歧。如果你一提起對

方就血壓高漲，心率加速，那就要明白，對方給你的影響，遠比你知道的嚴

重。 

試想想，既然己經分手，何來如此大反應？對方怎會變成你的剋星，成為你一

生不幸的象徵？要知道很多父母的離異過程，都是矛盾重重，充滿暴力的拉

扯，這對父母至今談起往事，仍是耿耿于懷。父親個性較柔，母親較剛，孩子

看在眼內，分明是處處為父親打不平。這種情況常會出現，一般都是孩子親母

親，拒絕父親；只是這兩個孩子反過來，親父親，遠母親。 

人在傷痕累累的情緒牽引下，都是有理說不清。在孩子最需要父母冷靜商量的

時候，偏偏正是父母最無法相容的時候。但是無論我們怎樣分析，也無補於

事，總得找到出路，才有下一步。好不容易讓父親同意與母親合作，一起安撫

孩子情緒，但是能否成功把他們拉在一起，又是另一番掙扎。 

這真的是個摸着石頭過河的工作，一步一驚心。 


